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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扬州文化基因研究

李 燕 李 明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扬州与运河息息相关，扬州文化也有着深厚的运河底色，其间虽几经沉浮，但不失其浓郁之底蕴。当前，在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扬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保

护、传承、利用好扬州文化，对于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弘扬大运河文化、讲好大运河故事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回

答什么是扬州文化、如何传承扬州文化等问题，就需要厘清扬州的历史文脉，从多个维度来解读分析扬州文化形象，进而

提取并传承扬州文化内在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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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Canal and Yangzhou Cultural Genes

LI Yan LI 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and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angzhou culture have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Protecting, inheriting and making good use of Yangzhou culture has great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for that carrying forward the Grand Canal culture, telling the stories of the Grand Canal and

building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Yangzhou culture and how to in-

herit Yangzhou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ngzhou culture, understand and in-

terpret the cultural image of Yangzhou from many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extract and inherit the internal

cultural genes of Yangzho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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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历史堪称中国历史之缩影。明代《万历扬州府志·序》云：“故以民物之隆替候维扬之盛衰，以维

扬之盛衰候天下之否泰。”①近代学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有类似评价：“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

觇国运。”②历史上的扬州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扬州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扬州曾数度兴盛，也曾几番衰落，全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关联，因而有着

“中国运河第一城”之称。21世纪，扬州迎来了新的振兴机遇：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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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007年9月，扬州被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2017年 6月，习近平主席对大运河文化工程带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对

扬州大运河文化保护情况进行视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大运河由南至北途径三十五座城市，唯有扬州

是与大运河共同成长、休戚与共的城市。扬州也是我国大运河河段开挖最早、航道最稳定、文化遗迹遗

存保留最多的城市，因此在当下理应争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排头兵”，深耕细作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与利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承担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本文试在厘清扬州文

化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来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形象，并提取扬州的内在文化基因，以

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扬州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扬州文化的历史脉络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拥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离不开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历史的积淀，因此要回答什么是“扬州文化”，就必须先厘清扬州文化的

历史发展脉络。历史上的扬州在名称、地理区位和行政区划上都发生过巨大变化，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

环境也发生过很大改变。从名称上看，历史上的扬州曾有过“邗越”“广陵”“江都”“维扬”等多个称谓，其

最初且最为人知的“扬州”之名出自《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①之说，“淮”指淮河，“海”指东海；从地理

区位和行政区划上看，当时的扬州作为古中国九州之一，“沿于江海，达于淮泗”②，其实际地理范围涵括

了今天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岭南等区域。而今天的扬州是江苏省辖地级市，位于江苏中部、

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下辖邗江区、广陵区、江都区、宝应县等4个区县，代管高邮市、仪征市等2个

县级市。扬州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发展史上占据十分显赫的地位，在多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繁荣的地

域文化，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萌芽期

早在距今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人便在扬州高邮湖区劳动生息，种植水稻,其原始稻作

文化被誉为“江淮文明之花”③。春秋时期，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扬州隶属古邗国地，称“邗越”；周敬王

三十四年（公元前 486），吴王夫差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并开凿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

水系，《左传·哀公九年》中载有“吴城邗，沟通江、淮”④，是为扬州建城与大运河的最早记载，自此扬州的

兴衰与大运河紧紧联系在一起。后越灭吴，楚又灭越，楚怀王改邗为广陵，取该地“广被丘陵”之意。秦

统一后，设广陵县，属九江郡。秦汉之际，改广陵为江都。

（二）首次繁荣与衰落

汉代先后在广陵建都的诸侯国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西汉初期，吴王刘濞建都广陵，他为

流贯财货、繁荣经济，于广陵城东北20公里茱英湾处新开运盐河，“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此奠定了盐

业在扬州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之以长江为中心、运河为纽带、湖泊为依托、淮河为终结的水利网络初步

完成⑤，扬州得以进入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时期。当时的扬州一度成为东南文化的一个中心，南北朝鲍

照称之为“才力雄富，士马精妍”。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战争不断,扬州作为江淮一带的兵家必争之地，屡经战乱，数次沦为“芜城”，周

①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65页。

②《尚书》，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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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的高邮等地更是长时间沦为隙地，在地名的多次更改中可管窥频仍的战乱对该地的影响。西晋政府

在此设广陵郡，东晋时期改广陵郡为海陵、山阳两郡，刘宋时期合为南兖州，北齐与北周其名又有更改，

称东广州与吴州。南北朝时期，大批北方移民南迁涌入广陵，南北文化在此得到广泛交融，从而为扬州

经济与文化恢复奠定了基础。

（三）扬州的再次兴衰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于丹阳（今南京）。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

令“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①，作为山阳与扬州的连接线，早期山阳渎的开凿是为了方便出师行军，

之后成为了当地航运重要的组成部分。到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其后又

“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②。大业六年（610）冬，隋炀帝再“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

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东巡会稽”③。至此，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以及钱

塘江五大水系被一条纵观南北的大运河联结起来，扬州藉此成为“南北大冲，百货所集”之地，逐步成为

东南经济文化中心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埠。

唐代的扬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繁荣，《旧唐书》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④日益南迁的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为扬州成为南、北和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提供了契机，以粮草、盐铁等大宗货物的运

输与转运为核心，使扬州一跃成为与广州、泉州与交州齐名的东方大商港。尤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首

要仰仗东南地区财赋，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都市，不仅商业发达、手工业兴旺，而且农业繁

盛、文化昌荣，对此清学者顾祖禹总结为：“富庶，甲于天下，自唐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⑤时扬州不仅是

全国各地商品的“东南第一大都会”，还是中外交流的文化集聚地，世人称“天下文士，半集维扬”。日本

先后组织并派出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九次直接在扬州登陆或以扬州为重要中转站，远赴日本的高僧鉴

真，十年间六次跨海东渡日本传戒，其中以扬州港口作为起点便有三次之多。宋代淮扬运河不断扩建，

通航能力不断提高。北宋时期，扬州再次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贸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欧阳修、苏轼、

秦观等人为世人创作了大量关于扬州的不朽诗篇。南宋时期，扬州成为抗金、抗元前线，辛弃疾《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淳熙三年金兵南侵以来，繁华的扬州屡

遭兵燹，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废池乔木”“戍角悲吟”。

（四）扬州的三度起伏

尽管屡遭兵祸，但在隋、唐、宋三代的苦心经营下，淮扬运河业已形成了排引得当的工程体系，隐隐

有国之命脉的迹象。其后，黄河南下夺淮，运河几经兴废，到元代，大运河开始实施“弃弓走弦”的航运路

线，由北京直达杭州，历经数次的整治，大运河再次实现了南北通衢的格局，漕运恢复后扬州迅速繁华起

来⑥，到扬州经商、传教和定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日渐增多，极大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但海道的

使用使扬州的交通地位有所下降。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依旧在南方，“京都百亿万口抱空腹以待江淮灌输之粟”

“国家紧要命脉，全在转运”⑦。扬州依靠优渥的地理区位，第三次成为全国商贸文化发展的重要城市之

一。彼时，扬州的商业形式主要以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贸易为主，其盐税收入能够与粮赋收入齐平。

同时，扬州在玉器、漆器、刺绣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制造上也都具备极高的水准。此外，在文化戏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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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更是出现了大批小说、杂剧名家。明朝灭亡后，几世繁华的扬州城遭清军屠戮，死者数十万，史称

“扬州十日”，堪称扬州发展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清代以降, 运河之地位尤胜前代。扬州在清廷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再次发展起来，在康乾时期迎

来了历史上第三次繁荣时期。当时扬州占漕运、盐政、河务三大要政之地利，“动关国计”，康熙和乾隆六

次“巡幸”。作为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之一，整个扬州城的人口数量突破五十万，扬州文化发展也达到了又

一个顶峰，如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以阮元、汪中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此外，当地的雕版印

刷、清曲、扬剧等均属全国一流，文化领域的勃发使扬州拥有成为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底气。

清咸丰五年（1855），是运河水利史中极其重要的年份，该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运河山东段淤

塞，大运河航运被拦腰截断。清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改以海运为主，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淮盐

则改由铁路转运，至此，扬州汇聚漕运、盐政与河务的优势已三不存二，随着漕运中心的转移与上海的崛

起，扬州经济与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在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三进三出”扬州城，对扬州造成

了沉重的影响。待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曾探索恢复运河漕运，但是运河疏通需要花费巨额资费，这对

于清末政府是难以承受的，并且漕运相对于海运已经没有了优势。因此，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

下令废止漕运。

此后，扬州经济文化陷入了长期的衰落。民国元年（1912）1月，废扬州府，置江都县。1912年，津浦

铁路建成，该铁路贯穿江苏境内且与苏北运河平行，货物流向一致①，因此，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因铁路

的分流而彻底丧失，商业、手工业急剧衰落。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对常年淤积的里运河河道进行

了清淤、疏浚，对于已经破损严重的堤防进行了重新整修，采用浆砌块石或干砌块石护坡的新式技术，加

固了里运河河道两岸的护岸埽工与闸洞护埽，运河转向主要发挥调节水流、防洪蓄水之用。“国家不幸诗

家幸”，民国时期扬州文化艺术领域名家辈出，有朱自清、刘师培、李涵秋、贡少芹、张丹斧、陈含光、潘月

樵等。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扬州的再发展

1949年1月，江都县城（扬州）解放，设置扬州市。国家和政府重视恢复国民经济，着力治理运河，扬

州先后修筑了万福闸、运盐闸、金湾闸、芒稻闸、太平闸和江都水利枢纽等现代化水利工程，大运河重新

恢复了生机。1958年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分期建设，保证重点，依靠

群众”的整治方针②，京杭运河扩建工程取得了初期效果，扬州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得以恢复，许多艺人和

工艺名师陆续地回到扬州，扬剧团、话剧团、扬州评话团等艺术团体先后成立，漆器生产作坊很快开业，

许多园林也得以修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扬州许多文化遗产遭受严重毁坏，扬州文化再度面临危机。

改革开放以后，大运河大规模整治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启动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推动了大运河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大运河又一次焕发了生机，扬州经济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大运河正以一种新的身份和形象重新归来，扬州文化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2002年，扬州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源地。自此，大运河的历史功能得以被挖掘，其文化底蕴得以

被激活，其文化品味亦得到了有效提升。2007年 9月，扬州被确定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牵

头城市；2014年 6月，中国大运河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2月，习近平主席指出，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在同年9月进一步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再次对大运

河文化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视察，并对扬州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予了高度评价；2021年6月，作为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建筑，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

①倪玉平：《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新中国水运事业大事记（1949—1984）》，《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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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扬州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其经历之坎坷，全国罕有其匹，先后经历了先秦萌芽期

——汉代首次繁荣与衰落期——隋唐时再度兴衰——明清时期三度起伏——新中国的再发展期。扬州

文化的兴衰与大运河的兴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运河兴则扬州兴，运河衰则扬州落的

特有现象。

二、多维度下的扬州文化形象

文化形象，作为一套系统性的文化表述体系，其既可以是文学式的，亦可以是非文学式的。它的生

产与再生产，实则伴随着形象塑造与建构认同的复杂过程。就此而言，文化形象是现实与历史交融、重

组、互构的产物。从功能论的角度看，文化形象既可以被视作激发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在维

持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社会记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时空维度、文化主体及社

会群体视角来观察，扬州在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曾展现过不同的文化形象，包括：水文化维度下的扬州

运河文化形象、地域文化维度下的扬州江南文化形象、经济形态维度下的扬州盐商文化形象、二元文化

维度下的扬州城市文化形象、诗词文化维度下的梦想之地文化形象。要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什么是扬州

文化，就需要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来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形象。

（一）水文化维度下的扬州运河文化形象

“水文化”是以水为核心、以水事活动为载体、以人水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文化形态。扬州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自古就以水文化而闻名。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①

大运河孕育于扬州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其对扬州的兴起和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助

力扬州创造出了独特的“水乡”文化生活，使扬州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成为中国运河城市的典范，扬州也被

誉为“大运河原点城市”“中国运河第一城”，由此大运河文化形象也就成为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象

之一。

水文化的实质就是以人为主体，以水为客体，并在人与水不断协同联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虽然

不能把扬州文化等同于水文化，但可以认为扬州自诞生起就拥有水文化的基因，最早的扬州先民就生活

在沮洳之地采集渔猎，扬州文化中所特有的绵柔、流动和圆融性即来源于此。发于春秋时期、兴于隋唐、

盛于宋元的大运河更是扬州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人与物的流动

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②。扬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无不与大运河相关联，大运河进一步塑造并强化了

扬州的文化基因，扬州运河文化形象也得以树立与稳固。

（二）地域文化维度下的扬州江南文化形象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③。因此，地域文化的差

异，也体现为不同地域中差异化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进言之，辨别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需要深入

洞悉掩藏于某一区域群体内部的深层次的文化人格。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扬州文化拥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统、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极为鲜明的文化属性。

扬州的地域文化常被统称为“淮扬文化”。有学者认为，习惯上扬州地域指江淮之间的大片区域，扬

州文化应指以扬州为中心、为表征的江淮流域的文化现象④，不过在历史上，扬州因长期的辖属关系和巨

大的影响力而被视作江南文化的代表。汉唐以来，江南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均可看到扬州城市建设的影

①［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0页。

②卢勇、冯培：《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③张凤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④张梦琪：《淮扬地域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其成因》，《理论观察》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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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体现着扬州对江南地域的辐射与影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谓，宋时民间则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

岸”之说。明清以前，扬州一直作为江南地区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扬州“江南”的概念根

深蒂固，自唐以来很多歌咏江南的诗词都是描写扬州的，例如唐杜牧著名诗篇《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

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人们对于扬州江南文化形象的认

同，既不是单单地理意义的，也不是气候和语言上的，更多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

（三）经济形态维度下的扬州盐商文化形象

扬州受水之恩，因运河而兴，孕育了极具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扬州城所具备的文化特

征，也逐渐在这一特色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被形塑出来。历史上的扬州以商业尤其是盐业经济闻

名于世，盐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据了扬州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古已有

之。扬州盐业起于西汉初年，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并开凿运盐河（茱萸沟），将海盐集中运到扬州，再

分运各地①，之后兴于唐宋，鼎盛于清中前期，乾隆时期清代扬州盐业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两淮盐

运使司衙门和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在扬州皆有设立，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也悉数汇集于扬州，据学者

何炳棣先生估计，1750至1800年间一名盐商每年可获得高达500万两白银的利润②。在如此丰厚财力

的驱动下，两淮盐运使衙门和盐商于新城南河下一带和西北郊瘦西湖沿岸修筑许多精美的园林，清代李

斗《扬州画舫录》中评价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③

盐商对扬州经济、文化、园林建筑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④。盐商积极兴办学校、出资

建书楼、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编辑出版各类书目、收藏古玩字画等。上述虽是盐商为提高自身名誉

之举，但客观而言，这一实践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扬州盐商

文化。当然，历史上的扬州还形成了航运业、手工业、服务业等众多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先后衍生出漕

运文化、百工文化、饮食文化等众多文化形象，不过以城市贡献度、文化影响力及历史地位而论的话，盐

商文化乃是扬州最为代表性的经济文化形象。

（四）二元文化维度下的扬州城市文化形象

二元文化即城乡二元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在古代这种差异通常表现为城

市的商业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当下城乡二元文化除体现出城乡之别以外，还常反映出

现代与传统、先进与守旧之间的对立。

扬州的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推动了扬州城市生活向精致化发展，与生活有关的各类手工业和服务

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漆器、玉器、雕版印刷、剪纸等体现了扬州地方手工艺的高超水平；扬剧、评话、清

曲、弹词等表现了扬州曲艺的艺术特色；淮扬菜、三把刀、早茶与洗浴文化体现了扬州饮食休闲文化的精

致，这些共同塑造出了扬州以休闲消费为目的、以精致生活为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有学者认为，扬州

文化的城市性质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其高度发达的市场基础以及商业文化，源自其独特的

区位属性和交通结构⑤。也正因如此，在近代中国整体的乡土文化与扬州相对发达的城市文化之间，产

生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被传统社会视为一种怪异的文化现象。轻扬、势利、俗

气也成为古人对扬州文化的主要印象。早在唐代，杜佑就在《通典》“扬州卷·风俗”中强调“扬州人性轻

扬”⑥，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亦评价扬州为“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颇有些财力有余、教化不足之意味。

①王乃祥、薛长顺：《扬州繁华以盐盛──兼议扬州盐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商业研究》1994年第9期。

②何炳棣、巫仁恕：《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清］李斗著，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④吴莉莉：《从〈扬州画舫录〉看两淮盐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作用》，《史志学刊》2015年第5期。

⑤余大庆：《论扬州文化的性质及其现代意义》，《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

⑥［唐］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第6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6d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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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的扬州，其空间范围都包括了城市和乡村，因此扬州文化必然

既包括城市文化、商业文化，也包括乡村文化、农业文化，而且受城市、运河、盐业等辐射影响，扬州地

区的农业农村文化亦十分发达，只是常被古人忽视而难载于史料中。扬州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不

仅证明了扬州在距今7500年前就产生了原始稻作文明，而且是同时期东南地区唯一一处长江以北的

稻作文化①。唐代中后期兴起的陂塘水利代表了时东南地区农田水利的高峰，仅高邮湖区数个陂塘就

能“灌田数千倾”②。发展并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兴化③垛田农业系统和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先后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④，前者还是江苏省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

些既是扬州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扬州文化形象的重要体现，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

有着重要意义。

（五）诗词文化维度下的梦想之地文化形象

长期以来，普罗大众通过诗词歌赋对扬州产生了美好而丰富的想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扬州在大众心目中已形成了梦想之地与人间天堂的形象，因此文化昌盛，堪称群贤毕至、文采风流，世

所罕有。

唐宋时期，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城市景象，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贤人雅士前来游历，由此

而生的颂扬扬州的古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有关扬州的诗词已经造就了一种经典的扬州文化形

象。据统计，以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为翘楚的唐代诗人，其创作的关于扬州的诗歌超过200篇。

此外，有学者统计研究《全唐诗》《文苑英华》等存世的两万多首唐五代诗词后，发现吟咏扬州的诗歌有

414首，涉及诗人人数更是高达158位⑤。扬州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积淀了丰厚的诗词遗产，改革开放后

曾数次开展过整理、编译、校注、出版扬州古代诗词专著的工作⑥。

在诗人的笔下，扬州城被渲染成色彩缤纷、令人神往的繁华之所与梦想之地。其中的名篇“故人西

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

上珠帘总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李

绅）、“我梦江南好，征辽已惘然”（隋炀帝杨广）等，都展现了扬州文化的吸引力。唐代诗人张祜甚至在

《纵游淮南》表达了希望死后葬于扬州的夙愿：“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

智山光好墓田。”

概之，认识和解读扬州文化形象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有其独特价值，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

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扬州文化，需要从多维视角把握扬州文化的多元文化形象。

三、扬州“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传承

多元的扬州文化形象为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扬州文化提升了难度，对于如何保护好传承

好扬州文化也提出了挑战。从文化基因视角探索扬州文化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所谓“文化基因”，其可

①李民昌、张敏、汤陵华：《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②［北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2页。

③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兴化隶属扬州地区。

④卢勇、陈加晋、陈圆圆：《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10页。

⑤王海雯：《唐五代诗词中扬州地名的文化意象与历史象征》，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9页。

⑥具体参见章石承、夏云壁选注：《扬州诗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扬州老年大学《扬州历代诗词》编委会编，

李坦主编：《扬州历代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广陵书社，2006年；董玉海

总编，冬冰主编：《长河有歌吟——大运河诗词中的扬州记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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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理解为从生物学“遗传基因”概念衍生、类比出来的新概念。它主要是指掩藏于各类文化呈现形式

背后的，能够在历史时空的绵延中不断得到传承、发展的文化理念、精神内核以及一系列能够凸显文化

本质属性的独特风格。从文化主导属性、文化识别属性等维度进行类型学的界分，文化基因又可以细分

为三种：一是主体文化基因，二是附着文化基因，三是混合文化基因。可以预见，对于一种文化的守正、

转化与超越而言，上述不同类型的文化基因一定扮演着各自关键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基因的谱

系①。生物基因的提取是按照生物基因逆转录提取完成的，而文化基因的提取则是对各种相关文化遗产

经过抽象分析和逆翻译得到核心文化元素的过程。

（一）扬州文化的主体基因

首先，不言而喻，主体文化基因一定是建构地域文化属性，凸显地域文化呈现形式，标识地域文化价

值功能的核心变量。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主体文化基因一旦缺失或消亡，地域文化特色便不复存在，文

化也将无法传承。扬州文化的主体文化基因内在于各种扬州文化事象中,是扬州文化中能传承其文化

内核的最基本单位②。从宏观角度，它发端、延续、沉淀在由7500年的地域史、2500年的建城史与大至东

南一部、小至广陵区一隅的时空场域里；从微观角度，它产生、集合、浸润在扬州人的群体意识与文化记

忆中。扬州文化的产生与兴盛皆是源自大运河，扬州文化与大运河兴衰紧密联系，没有大运河，以盐业、

商业、手工业为基础兴起的经济活动、以水文化为母体而构建的文化体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扬州文化

的主体文化基因就是与大运河的开凿、维护、管理、航运等活动及由此产生并流传至今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直接相关的文化基因。大运河构筑了扬州人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塑造了包容、融合、

流动和流通的文化素养。我们需要以包容的态度不断融合新的要素，在保持大运河的流动性和航运活

动来实现货物、人和信息流通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创生、流动与结构

转型，从而促进扬州文化的复兴。

（二）扬州文化的附着基因

其次，所谓附着文化基因，主要是指依托于某一特定的或可见的文化载体之上，能够良好地标识文

化属性的文化符号。就文化的识别性而言，附着文化基因一方面承担了标识地域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

也能够通过这种“文化识别”，反过来巩固其本身的主体基因。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属于附着文化

基因的文化载体。目前当地已拥有15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扬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剪

纸、扬州玉雕、扬派盆景制作技艺、雕版印刷、谢馥春脂粉制作技艺等。有些物质文化遗产如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卢绍绪盐商住宅、汪鲁门宅等也属于附着基因文化载体的一部分。对于附着文化基因的传承，应

突出文化符号植入效应，通过积极将附着文化基因融入到旅游、影视、数字创意等产业形态中去，使之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从而维护与提升扬州文化的多元与活力。

（三）扬州文化的混合基因

最后，所谓混合文化基因，是指其并非某一地方社会所独有，但同样能有效呈现、彰显该地方在某一

历史阶段社会事实的文化基因。混合文化基因虽然并不具备标识文化独特属性的功能，但其同样是地

方文化基因库的重要构成，其有助于保持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生态平衡。扬州文化混合文化基因的

文化载体主要包括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邵伯古镇、界首古镇、瘦西湖、个园等。

这些文化载体都包含融合了丰富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静态与活态的文化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综合

体。对于混合文化基因的传承利用，十分适用于文化生态保育模式，即培育适宜其生存的环境，在维护

①席丽莎、刘建朝、王明浩：《城市多元文化的基因谱系及其价值化传承》，《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9期。

②宋长善：《大运河江苏段的文化遗产构成与基因谱系》，《边疆经济与文化》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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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载体的同时，保持混合文化基因的生命力与多样性①。

结 语

自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起，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城建历史过程中，扬州及扬州文脉之嬗递演进与运

河发展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可谓因运河而兴，承运河之变，直至现今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群

众基础。扬州文脉底蕴深厚、特色鲜明，虽几经盛衰起伏，但运河无疑是其最为厚重的底色，这是理解扬

州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扬州之所以为“扬州”的独特名片。“文以载道，成风化人”，当前，随着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家战略下，运河之畔的古城扬州再次迎来新的历

史发展机遇，其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离不开文化的助推、加持和渲染。挖掘梳理数千年之扬州文脉恰逢其

时，恰趁其势。我们理应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之条件，实现对扬州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弘扬运河精

神，讲好扬州故事，展现扬州形象，以运河特色彰显扬州千年风华，并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发展中重建

文化自信，再造扬州辉煌。

（责任编辑：李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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